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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权衡片刻，开口道：“其实说白
了也没什么特别，我做判断的原理很
简单，就是重心。”

刘局似有所悟，我随即解释说：
“汉代铸印使用的是灌铸法。这种工
艺在浇铸曲面较多的复杂造型时，很
容易混入空气，产生气泡，造成空
心。越是复杂的造型，空心越多。这
枚印章最精致的部分，是飞熊状的印
纽，因此这一部分的金属内质会含有
不少空泡。

“那位伪造高手显然不知道这
个细节，他在伪造的时候把飞熊纽
这部分给做实了，没留气泡，导致的
结果就是伪章的重心较之真章发生
了变化，这是个初中物理常识级别
的马脚。

“刚才我拿棉线吊印，就是在判
断两者重心的位置。真正的飞熊纽
金印，应该是下沉上轻，易生翻复，只
有假货才会正正当当不偏不倚。有
时候古董鉴定就是这样，没那么神秘
的花哨，就是捅破一
层窗户纸的事。”

刘局听完笑道：
“看着神秘，原来也就
是初中物理的水准。”
我点点头，没有否认。

“我已经跟您说
了一个秘密，现在轮
到您给我交一个底了
吧？”

刘局大笑：“你
果然是不肯吃亏啊。”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
檀木的茶盘，茶盘上
搁着五个莲瓣儿白瓷
小茶碗。我对瓷器不太熟，感觉似是
德化窑的，不过估计是晚清或者高仿
的，不算什么珍品。

刘局拿起一个竹制茶夹子，把五
个茶碗摆成一个十字形状，一碗在当
中，其他四个分别位于东南西北四个
方向。然后他又把西边那个茶碗翻
过来扣着，抬头望着我。

这套显然是个茶阵，我以前听人
说在旧社会，像是漕帮、红帮之类的
会党道门，会用这一套玩意儿作为联
络暗号。可我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
红旗下的小青年，哪明白这些东西。

我跟刘局对视了半天，无动于
衷，刘局有些失望：“看来你什么都不
知道。”

“这要看刘局你让我知道多少
了。”我绵里藏针地顶了一句。

我俩对视了半天，刘局忽然问：
“你这手鉴定功夫，是从哪里学来
的？”我老老实实回答：“一半是看书
学习，一半是自己做买卖时琢磨的。”

“没人教你？”
“没有。”
“你父亲许和平呢？”
我心里一突，到底是政府大领

导，连我爹的名字都打听清楚了。
“我爹一直不让我沾这行，说脏，

他自己也从来不碰。一直到了‘文革’
他去世，我才开始接触金石，跟人混
久了，多少学到点东西。”

我一边说着一边暗暗打定主意，
如果他要问那本《素鼎录》的事，我就
一口咬定，死不承认。匹夫无罪，怀
璧其罪，我可不能惹这麻烦。

听我说完，刘局露出若有所思的
表情：“难怪……这四悔斋的名字，倒
真是实至名归。”

“您认识我父亲？”
“不认识，不过你这手‘悬丝诊脉’

的功夫，我以前是见识过的。”刘局用
指头慢慢敲着桌面，“你没得家传，居
然也会‘悬丝诊脉’，看来家学也不算
完全荒废。很好，我很欣慰。若非如
此，你今天也进不了我这间办公室。”
他往桌上一指：“这副茶阵，以你的观
察能力，不妨试着猜上一猜。”

我皱起眉头，这可真是给我出难
题了。

刘 局 淡 淡 道 ：
“若你能看破这个茶
阵，咱们才好往下谈。
若是看不破，说明你
我缘分就到这里为
止，其他事更不必知
道。我让人把你送回
去，该有的酬劳一分
不少，你继续做你的
生意。”

听了这话，我还
真想干脆一走了之。
可刘局这是话中有
话，刚才他一眼识破

“悬丝诊脉”的眼力，还有一口说出我
父亲名字，让我心里特别不踏实，他
一定知道不少事情，藏着没说，而且
这些事情跟我似乎有莫大的关系。

我有预感，如果这么走了，恐怕
会错过一个机缘。我决定先沉下心
思，把这个茶阵解了再说。

为古董界掌眼的神秘组织五脉
“明眼梅花”

这个茶碗的摆法，显然是按
照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来
排列成一个十字的形状。五向对应
金木水火土五行。现在既然西方的
茶碗被扣起来了，西方属金，说明
这一副茶阵的第一层含义，是五行
缺金。

我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墙壁，心
里忽然一动。这间办公室的墙壁是
最普通的那种白色，跟茶碗的胎色差
不多。

对了，应该是跟颜色有关系。
金行对应的颜色，恰好就是白

色，白色又被称为素色。难道……我
惊疑地抬起头，他的意思难
道是说，这个茶阵里缺少
的，是我的那本《素鼎录》？ 4

叶霓眼圈含泪，说：“告诉你个坏
消息，我怀孕了。”

浦诚忠愣了一下，旋即高兴地
说：“这怎么是坏消息呢，这是好消
息。你生，给我生个儿子。”

叶霓说：“我倒想给你生了，可我
现在还在上学，再说以后怎么办，我
就做单身母亲？孩子没有父亲？”

浦诚忠搂住她，拍拍她的肩说：
“你只管好好保胎，其他的事都不用
操心。你在我手下读博士怕什么，生
几个都能毕业。至于你们娘俩以后
的问题，你放心，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到时候我肯定给你一个交代，给孩子
一个家。”

叶霓在浦诚忠的怀里点点头，她
放心了。

浦诚忠想起一件事皱眉道:“只
是眼下你得找个理由来跟周围人解
释你怀孕的事，找个什么理由呢？”

叶霓说：“我就
说上次到纽约是和
国内的未婚夫见面，
他来美国探望我，我
们见面时怀上的，打
算生个美国籍的孩
子带回国。”

浦诚忠面露赞
赏：“好，就这么说，
天衣无缝。”

浦诚忠骨子里
是个很传统守旧的
男人，笃信“不孝有
三，无后为大”，没有
儿子一直是他心底
里藏得很深的一个
遗憾。

在国内时，独生子女政策不让多
生，出国后等到他和秋棠都安定下来
想再要一个孩子时，却无论如何都要
不上了。等到过了四十岁，他们谁都
不去想这件事了。

叶霓的怀孕把他想要儿子的愿
望重新点燃了，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
步，越想越激动：如果有个儿子，自己
的人生就圆满了。

叶霓怀孕不久，浦诚忠当上了终
身教授，意味着他的工作已经非常安
稳了。在事业上他上了一个新的台
阶。老婆贤惠，女儿出色，情人正为
自己孕育着孩子，他的心被幸福膨胀
着，他要向全世界宣示他的成功。

第一件事，他觉着得换个大房
子，现在的房子太寒酸了，已不符合
他的收入和身份，同时他也想让女儿
在上大学前住上豪宅。

他们家的新房在周围华人朋友
圈子中是最大最豪华的，秋棠和浦诚
忠花了很大的心力、财力去改建装
潢，布置得美轮美奂，然后在家里连
开了几次大型聚会，邀请不同圈子的
朋友来玩。

叶霓开始了孕期反应，吐得厉
害，什么也不想吃。浦诚忠转转脑
筋，就把主意打到了老婆秋棠身上。

秋棠做饭是把好手，朋友聚会时她做
的菜总是最受欢迎的。

回家后，他不经意地向秋棠提
起，好久都没吃泡菜了，还有辣白菜，
做点来吃，或者看到秋棠做了回锅
肉，马上交代给他带午饭时多装点。

秋棠不疑有他，看他口味偏辣
了，就变着花样多做点川菜给他吃。
那些饭菜第二天中午都进了叶霓的
肚子里，浦诚忠自己胡乱在学校餐厅
买个三明治充饥，只待晚上回家再大
吃一顿。

后来叶霓的饭量增大了，浦诚忠
带饭的量也跟着加大。秋棠奇怪地
问道：“你怎么比原来能吃了？”浦诚
忠说他现在每天都抽空到学校的体
育馆锻炼身体，运动量加大了，所以
饭量也增加了。

叶霓孕期检查就在自己工作的
那家医学院的附属医院里，浦诚忠怕

遇到熟人，不能陪她
去，所以每次她都是
一个人挺着大肚子
独来独往。

看到别的孕妇
要么有老公要么有
亲人陪着跑前跑后
地殷勤伺候着，而自
己形单影只，她唯有
深 深 地 叹 口 气 而
已。一边上班一边
还要照顾自己，衣食
住行样样亲为，连垃
圾桶都得自己顶着
大肚子往外拖……
晚上一个人孤零零

地躺在冰冷的床上，她心中的酸楚、
委屈只有自己吞下。

叶霓一心祈祷自己生个儿子，
生了儿子，她和浦诚忠结婚就有了
保障。

她在实验室里工作时发现自己
有了临产预兆，浦诚忠以老板的身份
赶紧送她入院，帮她办理各种手续。
只是，他无法像一个丈夫可以做的那
样，握住叶霓的手给她安慰，他甚至
无法在产房中停留过久。

因为打了麻醉药，分娩的过程并
不那么痛苦，可是当叶霓看到无论自
己怎样用眼神挽留，浦诚忠还是决定
离开产房的那一刻，她的眼泪还是忍
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

那种委屈和伤心，甚过肉体的
疼痛。

好在如愿以偿，她生了个儿子。

浦诚忠得知叶霓生了儿子，心中
狂喜不已：我这是命中有子，命中有
子啊！他本已对这事不抱任何希望
了，没想到峰回路转，在人到中年之
际，他竟然得了一个儿子。

女儿中文名叫晓华，他给儿子起
名晓麟；女儿英文名叫 Mi-
chelle（米歇尔）,儿子起名为
Michael（迈克尔）。 4

连连 载载
中原收藏

蒋予检扇面画
蒋予检，字炬亭，河南睢州（今

睢县）人。清道光（1822年）举人。
历官卢陵、宜春、峡江、新昌知县。
与何绍基交往甚多，曾你赠一书我
馈一画，我作一画你补一跋，何书
蒋画当时影响大江南北。蒋予检
工书学颜、柳。尤善绘画，特善画
兰，片纸尺帧，人争宝之，被誉为

“画兰圣手”。其兰图，格调高傲，
尽得六法，自然超举，放肆飘逸，天

然神韵，元气淋漓。此扇兰，澄心
静虑，意在笔先、笔笔到位，不杂不
乱。两根兰草主叶，一淡一浓，飘
然自得，兰花两朵一朝上一朝下背
开争艳，清香可闻。方尺画中，又

题长跋，行笔随意挥洒，章法奔放
无拘，啸咏自姿，旁若无人。好一
幅扇画杰作！赏之使人满目春光，
润人心肺。著有《兰谱》、《拮清书
屋诗稿》、《政余集》等。1966年日
本清雅堂曾出版珂罗版宣纸精印
《蒋予检墨兰册》。《中国美术家人
名辞典》、《中州文艺录》、《文苑传》
等各种专业书典有载。

王顺喜供稿

随笔

草根的写作
王太生

这个世界什么都不缺，当然也不
缺作家。

草根的写作，我平常看那些文
字，知道他们没有多少财富，少有应
酬，时间宽裕，才会静下心来写字。
就像我的朋友于二，在刊物上发表了
一首小诗，编辑寄给他 30元稿费，像
范进中举，乐得颠颠的。

贫瘠的土壤，也能开出深情之
花。心里有话，有人喜欢叙述与表
达。

有一天，在办公室，一位中年妇女
登门拜访。这个女人是贵州人，有50
岁，头发凌乱，看上去比较苍老，在本
城的一家医院食堂打工。她窸窸窣
窣，从一个塑料袋里拿出一沓文稿，嗫
嚅着：“这是我写的长篇小说，恳请多
提宝贵意见，希望在网站首发。”

写小说的女人，有点不好意思，
她坦言不会打字，在异乡的夜晚，一
个人在宿舍里，孤独、寂寞，想起了什
么，就找来平时别人丢弃的小广告、
化验报告单，铺展开来，就着背面的
空白，小心翼翼地写。听说“洗碗妈”
还会写小说，到食堂打饭的小护士，
经常帮她打字。“这些都是真实的，写
的全是我以前经历过的事情”，她搓
着粗糙手，掩饰着在陌生人面前的拘
谨。我知道，这个写自传的女人，是
一个有故事的人。

草根的写作是一种排遣和宣
泄。那些略带着体温、忧伤和希冀的
文字，从小人物身上萃取，透彻着人
生顿悟的禅意；那些温暖的，或站立
起来能够行走的文字，从狭窄天空，
仰望的精神诉求，袅袅升腾。

我认识好多年的李爹，今年 68
岁，也是一个草根写作者。他从上世
纪 70 年代做电台通信员开始，写些

“豆腐块”。有一天，李爹拽着我，非
要看他珍藏多年的宝贝不可。李爹
说，我那些宝贝啊，收藏了 30 多年，
那 800多张稿费单，是我这辈子的财
富。汇款单上，大多两毛、三毛，也有
一元、两元。李爹年轻时，在饮食店
做会计，业余喜欢爬格子，“那时工资
才 26元，我用稿费养老娘，给她老人
家买八分钱一只的大烧饼，我用稿费
尽孝啊！”想起去世多年的老娘，李爹
仰天长啸，唏嘘不已。

我也是一个有着草根特质的文
本写作者，我的朋友都是这座城市里
的一些小人物。有一天，我和卖服装
的于二讨论诗，于二说，他现在改写
儿童诗了，等到哪一天自己老了，他
的女儿成家，有了小孩，他就把写过
的诗，念给外孙，或者外孙女听。于
二还神秘兮兮地向我求证，听说现在
电脑也能写诗啊？诗人被电脑打败
了，这个世界还要不要诗人？

我和他开玩笑，你喝酒得来的灵
光乍现，速度上肯定斗不过一台电脑
生产出来的诗。我给他朗诵一首电
脑写的词《满庭芳·春花秋月》，“一笑
功名，壮观天意，飞泉白石按行。壮
哉行矣老子未成黄。问玉瓯中律度，
嗟老矣，膝上文章”，于二沉默了。

我心里在想，即使以后电脑写诗
了，那也只是徒有外壳的华丽堆砌，
不是从胸膛里流出来,没有体温的
诗，还是诗吗？于二忽然拍手大笑：
对啊对啊，我老婆在卖服装时，我闲
着没事。我坐在冷板凳上在想诗，与
那些大作家相比，人家伏在宽大的写
字台上咔啦咔啦敲键盘，我趴在小板
凳上写字，这样会不会亵渎了诗？我
说，不会，无论是别墅、茅草房，还是
小板凳、红木桌……尊贵，或者卑微，
虔诚的写作者，血管里流出的文字，
都有着同样灵魂的崇高。于二听了，
哈哈大笑。

草根写作者，没有游历名山大
川，时间没有给他机会东张西望，写
的也就是某个角落里的一地鸡毛，像
笑星拿自己开涮，许多人拿自己和家
人、朋友开涮。这样的写作，表达出
的，却不一样的土布人生。

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大作家，但也
不能缺少小文人，是他们丰富着我精
神画廊的精丝绒质地。

商都钟鼓

遵纪守法
尊重生命

彭天增

有这样一起惨不忍闻的交通事故，
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因为她的爷爷骑电
动车送她去幼儿园的路上违反交通法
规，致使小女孩惨死在车轮下。

事故的过程是这样的：小女孩的爷
爷骑车在一交叉口等红灯，但他没有在
停车线内等候，而是伸出去十多米，这
时一辆拉着高载货物的大货车正巧在
他的身后需要右转，大货车很慢很慢地
艰难地拐着，其实右箱板已经贴住他的
电动车了，但他只是稍微侧了一下身
子，仍然原地不动，终因角度太小，司机
视线受限，电动车被大货车上捆扎货物
的附着物挂倒，老爷子本能地向外侧倒
下侥幸无恙，小女孩就没那么幸运了，
小女孩连人带车倒向左侧，当场毙命于
车轮之下。

时下，爷子辈的骑车接送孙辈的现
象相当普遍，的确为子女们分担了不少
的忧愁，但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却不严守
交通法规，这又不能不叫人担忧，而且有
些老人你还说不得，如你非要多管“闲
事”，对方就会用白眼翻你，要么根本不
予理会，甚至有些还会反唇相讥，宁要面
子不要安全，奈何之！

笔者是做交通管理工作的，每当在
大马路上看到一些很有可能会酿成惨祸
的交通违法现象时，尤其是一些违法者
带着小孩，顿时就会产生一种难以形容
的急切情绪，总想当场对违法人教训一
番，然而笔者深知国人的脾气，你表扬他
可以，你当众批评他万万使不得，为了面
子有的敢和你玩命，至于生命要在保全
面子的前提下再去顾及，鉴于此笔者往
往又不得不忍气吞声。

在此，笔者可以告诉大家一下这幕
悲剧的一点后续，为着搜集新闻资料，
笔者在这起交通事故善后处理时也如
约到场，当我见到那个惨死在车轮下的
小女孩的爷爷时，一时情感竟无法控
制，不知怎地竟毫无顾忌、口无遮拦，几
近声嘶力竭地当场教训起这个“肇事
者”，然而老人非但没有半句的反犟，反
而上前抱着我痛哭着重复着说：“你说
得对，你说得全对，你说的我全听，你让
我的小孙女再回来吧……”在场的人都
为之落泪。

在此，我要说一句心里话，在当今
车多路少、驾车人鱼目混杂的情况下，
就是一丝不苟、严格遵章之下还不能有
丝毫的松懈，更何况无视法规，我行我
素，那等于在没有任何保险措施的情况
下高空走钢丝，危险随时随地就有可能
降临。

新书架

《她们谋生亦谋爱》
白雪

漫漫古典情系列代表作品《她们谋
生亦谋爱》推出该书全新修订版本。除
去令人耳目一新的装帧设计不说，在新
版的“谋”中，作者经过多年考证，重新梳
理了“秦淮八艳”的主要脉络，剔除了旧
版中一些旁枝的线索，并加入了当时古
人对八艳的评价与解读，可以说是“细粮
细作”，更新了近六成内容。

作者闫红在修订此书之时，依然保
持着她被王蒙赞为“活读”的风格，即是

“用自己的经验、性情、信息、聪明”来补
充阅读的所获，用活生生的生活来解读
作品；同时以作品解读自己的人生。

细读秦淮八艳的故事，是一个将传
奇解构的过程，文艺腔的字眼一一委地，
我们看到，人，在自己的命运中苦苦挣
扎，尤其是那些女子，她们美丽、纯洁、多
情、脆弱，纵然才气纵横，仍然一无所有，
生存的本能与情感的热望掺杂在一起，
她们谋生，亦谋爱。

文史杂谈

古代的焚香文化
陈永坤

我国焚香习俗起源于春秋时
期。古人为了驱逐蚊虫，去除生活环
境中的浊气，便将一些带有特殊气味
和芳香气味的植物放在火焰中烟熏
火燎，这就是最初的焚香(熏香)。

古人焚香，用矮桌置炉，与人膝
平。桌上摆香炉、箸瓶、香盒三种器
具。焚香时，香炉两边各置箸瓶、香
盒。香盒用来贮放香料，箸瓶是盛
置火箸、火铲之类用具的铜瓶，香炉
为焚香之器。焚香很富情趣和技
巧，如品茗一样，被士人当成高妙纯
粹的享受。

焚香在我国古代，从宫廷到民
间，都有焚香净气、焚香抚琴、吟诗作
画和焚香静坐健身的习俗。清太和
殿(俗称金銮殿) 有四只香几，上置三
足香炉，皇帝升殿时，炉内焚起檀香，
致金殿内香烟缭绕，香气四溢。梁代
昭明太子萧统《香炉赋》中有一联：

“随风本胜千酿酒，散馥还如一硕
人。”极其生动地描绘了焚香给人们
带来的莫大享受。在《三国演义》中，
就有描述诸葛亮在城楼上焚香、弹
琴、唱空城计的情节。北宋大文豪苏
东坡，在赴澹州路过广州时，买了好
几斤檀香，并建一“息轩”，常在轩中
焚香静坐。他题诗曰：“无事此静坐，
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
十。”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观书时，斋
中常要焚香，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官
身常欠读书债，禄米不供沽酒资，剩
喜今朝寂无事，焚香闲看玉溪诗。”陆
游官职卑微，所得“禄米”还不够他买

酒喝的，但他看书时也还是舍得花钱
买香烧的。《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题有
一副楹联：“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
罢指犹凉”，描绘的是一缕缕青色的
烟雾从宝鼎之中袅袅升起，幽窗之下
两人品茶对弈的悠闲情形。

古代焚香使用的“香”，为经过
“合香”方式制成的各式香丸、香球、
香饼或香的散末，而非今日之线香。
香末是放在香盒里焚燃的，香盒里的
沟槽压出“福”、“寿”字样，香末压紧
之后，便可沿着沟槽依次燃着，可惜
现在香盒随着香末的消失，也很难觅
见了。

郑州地理

刘德城村名的由来
朱坤杰

刘德城村是管城区南曹乡一个历史
悠久的村庄。有很多市民误认为该村名
由人名而得，其实村名的由来很有戏剧性
的巧合。

据传，村子南边原来有一道沙岭，上面
长满了柳树。不知什么时间开始有人在沙
岭边定居，形成村庄，人们都叫柳树岗。三
国官渡之战后，关羽路过柳树岗时，得知刘
备在古城的下落，关羽听后十分高兴，当即
下令在此犒劳将士。为纪念关羽曾在此停
留过，后人便在村中修建了一座关帝庙。
现在虽然该庙早已不存在了，但遗址处仍
保留有一尊古老的石狮子。

公元 1865 年，该村建造了一道土寨
墙，周长约 800 米，并建有西和南两个寨
门。竣工时，村里请来戏班助兴，戏台就搭
在关帝庙前，并唱了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炮
响三声斩蔡阳的连本戏《古城会》。演出当
中，村内主事人得知戏班刘班主不但能编

戏，还擅长书法。于是，就邀请刘班主共商
为寨命名和题写寨名的事。由于设计寨墙
时型如一个宝盆，有聚财纳金之意。经商
议南门叫“金城寨”，西门叫“宝合门”。刘
班主在题写寨门名字时，突然联想到刘备
是因得古城而聚群英，并在此发迹，自己也
姓刘，因在这里演《古城会》而被邀题写寨
名。于是，便在“金城寨”下方的落款处，写
下了一语双关的“刘得城”三个字。

过了很长时间，由于战乱及人为破
坏，寨墙和寨门多处被毁。寨门上方的砖
刻寨名也不知去向，仅留下落款处“刘得
城”三个字，后来，凡是外地人路过这里，
看到寨门上“刘得城”三个字，都以为是村
名，久而久之便当作村名叫了起来，其中

“得”字也变成了“德”。1997 年郑州市地
名办公室出版的《郑州市古今地名词典》
中，已把刘德城村列为标准地名。但村人
在书写时，也有人把“城”写为“成”。 李鸿浩书法

烟岚山居（国画） 吕效书


